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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子

提起笔，长须飘胸、道貌岸然的冯友兰似乎就在我的眼前。冯先

生是讲究行状气象的，这大概就是一代文化托命之人的圣贤气象吧。

冯友兰，在大多数知道他的人心目中，是一个中国哲学史的

权威。批林批孔运动中，他“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，给孔丘一个

回马枪”（这是当时一个知识青年在给冯的信中赞扬他的话），从

而赢得了当时左派们的青睐，又遭到了后来人们的非议。其实，冯

友兰远比一般人所了解和议论的要丰富得多、复杂得多。要说争

议，他可以说是 世纪中国哲学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。

冯友兰首先是一个哲学家。他的哲学创作是建立在对西方哲

学和中国哲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。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

学博士，对西方哲学，尤其是对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实用主义与新

实在论有深刻的领悟，他的老师杜威曾说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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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冯

君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。）

年代中期，他的两卷本《中国哲学史》出版，使他成为第

一个用现代眼光真正将中国哲学“打通”的人。仅此一点，就足

以青史留名。然而，他不愿只做哲学史家，而立志要成为哲学家，

这是他的使命。就在他理想转换的关头，抗战爆发了，这一事实，

更强化了其使命感。

《易经》乾卦卦辞曰“：乾：元、亨、利、贞。”冯友兰把自己在抗战

期间写的六本哲学著作（《新理学》、《新事论》、《新世训》、《新原

人》、《新原道》、《新知言 统称为“贞元六书”：

贞元者，纪时也。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，所谓贞

下起元之时也。

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

开太平。”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。况我国家民族，值

贞元之会，当绝续之交，通天人之际，达古今之变，明

内圣外王之道者，岂可不尽所欲言，以为我国家致太平，

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？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“贞下起元”，用一句时髦的也是很符合《易经》原意的话说

就是：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在民族危亡之际，一个教育

家所能为者就是鼓动民族自信，一个哲学家所能为者就是为这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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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信提供民族哲学的依据，这正是一身二任的冯友兰在抗战期间

所做的。成书于抗战初期的《新理学》首印本扉页上的题诗云：印

罢衡山所著书，踌躇四顾对南湖。鲁鱼亥 君休笑，此是当前国豕

难图。当时冯友兰住在著名的南岳衡山， 年后，他在美国宾夕

法尼亚大学发表中国哲学演说时，曾深情地讲起南岳的哲学故事：

在衡山只有短短的几月，精神上却深受激励。其时，

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；其地，则是怀

让磨砖作镜，朱熹会友论学之处。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

南渡、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。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

的环境：这么多的哲学家、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

里。遭逢世变，投止名山，荟萃斯文：如此天地人三合，

使这一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，令人神往。在这短短的

几个月，我自己和我的同事汤用彤教授、金岳霖教授，把

在此前开始写的著作写完了。汤先生的书是《中国佛教

史》第一部分。金先生的书是《论道》。我的书是《新理

学》。金先生和我有许多看法相同，但是我的书是程朱理

学的发展，而他的书则是独立研究形上学问题的成果。

的确，冯友兰的新理学正如他自己声称的那样是“接着”程

朱理学讲的，也融进了其师蒙太格新实在论的思想，但它绝不是

“宋明理学和实在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”，而是中国哲学

现代化、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一次有益尝试，这一尝试虽有败笔，人

们尽可以批判其所谓唯心的谬论，但谁也抹煞不了其“融贯中西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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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释古今”的特点。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：

“西学东渐”以来，中西哲学的结合是必然的趋势。

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、金岳

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，三家学说都表现了中西哲学的融

合。熊先生的哲学是由佛学转向儒学的，也受到柏格森

生命哲学的影响，在熊氏哲学体系中“，中”层十分之九，

“西”层十分之一。金先生惯于用英语思考问题，然后用

中文写出来，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精义也有较深的体会

和感情，金先生的体系可以说是“西”层十分之九，

“中”层十分之一。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

“中”“、西”各半，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。

我们应该在一个比较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认识冯友兰哲学的

历史地位：立足于中国看文化，则先有南北文化交融而有中国文

化，然后有中印文化交融而有东方文化，然后有东西文化交融而

有世界文化。哲学是文化的思想基础，就哲学说，南北文化交融

就是道家哲学与儒家哲学的结合，中印文化交融就是佛教哲学与

中国哲学的结合，东西文化交融就是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结合，

而冯友兰哲学的构成恰恰有机地融铸了道家、儒家、佛学、西学，

因此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内容，而且是世界现代哲学的

一种形态。它扮演了一系列不可逾越的中介角色：在可信与可爱

之间周旋，使其成为近代以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的中介；在

中学与西学之间涵泳，使其成为纯哲学意义上复古与西化的中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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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思古与忧今之间穿梭，使其成为文化交融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

中介；在政治与学术的夹缝中求生存，使其成为现代哲学史上马

克思主义哲学与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介；在旧邦与新命的天平

上权衡损益，使其成为今天与明天的中介⋯⋯

老黑格尔断言，没有中介便没有真理，这就从哲学上为我们

论证了冯氏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。而张申府先生半个世纪以前所

说的一段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话，则为冯氏哲学提供了文化依据：

中国文化，要孔子、罗素和马克思三位一体结合起

来，《新理学》已经是有代表性的杰作！

这番话当时就遭到了进步文人杜国庠、侯外庐等先生的批判，

但它所表达的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结合起来、再造中华民族新文

化的愿望，大概无论进步还是保守人士都不会轻易否定吧？

除了在哲学上的贡献之外，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

贡献是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的。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言：

许多朋友（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）发觉，要对中

国的传统经典有所钻研，首先还要向冯先生请教。他的

知识最广博，鉴别最精当，介绍最系统，解释最明白。这

些都增强了我早就有的一个看法：在把《四书》、《五

经》作为基本教材的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在清末解体以后，

中国人要了解、学习、研究中国哲学，一般来说，必须

通过冯先生为后来者架设的桥梁。我常说，冯先生可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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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越，意思是，后人完全可能、而且也应当胜过冯先

生，但是却不能绕过冯先生。绕过冯先生，不但必然要

多费力气，而且容易走弯路而难于深入堂奥。平心而论，

与冯先生并世诸贤，对于中国哲学钻研之深，考证之细，

析理之精，不无可与冯先生比肩者在，但是，能开广大

法门为后学接引者，却无人能代替冯先生。

不仅在中国，而且在整个世界上，人们要对中国哲学有一个

大概而有系统的了解、要对中国文化品头论足，恐怕不能不借助

冯友兰的著作。美国学者 卜德博士写道：

在中国，冯友兰名望很高，因为他既是研究中国哲

学史的史学家，又是有所创新的哲学家。在西方，他的

声誉主要基于他撰写的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著作，其中有

我译为英文的两卷本的《中国哲学史》，和他用英文写作

经我编订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，后者更有法、意、西、南、

捷、日、朝、中文译本。这两种哲学史几十年来，一直

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。

何止是教材！许多举世闻名的鸿篇巨制凡讲到中国哲学也常

以此为主要参考材料。因此，如果说中国人因有严复而知有西方

学术、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，大概不算夸张。

无论是阐释前贤高见，还是讲解自家道理，冯友兰终生抱定

哲学的哲学观 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始终是他信念的根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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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不断创新的源头活水，而境界的极致 按冯友兰自己的观点

是天地境界。因此，哲学是通向天地境界的唯一大道。冯友

兰哲学和他所写的哲学史说穿了只有一个目的：那就是为中国人

昭示通天之道。据此，用程明道“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思入风云变

态中”来概括冯友兰的气象的确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冯友兰在中外学术界之所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，不仅在其有

“三史释今古，六书纪贞元”，而且还在于他是一位运用语言的大

师、一位杰出的哲学教育家，其著作之流畅明晰、语言之引人入

胜，在当代哲人中堪称一绝。那是一种“绚烂之极归于平淡”的

境界，是一种真佛家常之言。

冯友兰一辈子不甘寂寞、不甘落伍。“求新”是他的著作也是

他本人的使命、生命与宿命！贞元六书无一不冠之以“新”名，晚

年巨著仍命其为“新编”。冯友兰之心路乃“新”路，冯友兰之心

血乃“新”血，冯友兰之心声乃“新”声 难怪一位终生敬仰冯

先生的学者深有感触地说：冯氏哲学与其说是唯“心”论，不如

说是唯“新”论。不仅在顺境中新意迭出，而且在逆境中常发奇

想；不仅在古稀之年有“新作应需代旧刊”的宏愿，就是在近百

岁之际，每每口若悬河发“非常可怪之论”，使许多风华正茂的学

子自叹弗如！临终前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还喃喃自语：“住在医院

里，又懂得很多道理⋯⋯”

何以如此？一是其“阐旧邦以辅新命”的一代文化托命之人

的使命感使然；二是他所理解的“极高明而道中庸”的中国哲学

的精神使然。有一次，冯友兰闯进一位西方学者的办公室，没头

没脑地冲着人家发了这样一通议论：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8 页

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的

发言的地方。然而，天下没有最后的结论，天下也没有停顿。

《易经》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“，尚未完成”！

这位西方学者深有感触地说“：我认为这是我听到的对西方思

想方法的最有见地的一个评论。”当然，这也意味着对中国哲学之

神髓最有见地的体悟。有了这段话，对冯友兰一辈子与时俱进，难

道还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吗？

无庸讳言，冯友兰解放前曾两度加入国民党，三次为国民党中

央训练团讲中国固有哲学；解放后，不仅对自己有过过火的自我批

判，也以左的腔调批判过别人；批林批孔运动中，又跟着所谓评法

批儒走了一阵。以先生平生陈义之高、任道之重，海内外于此不能

无微辞。然而，脱离历史条件着意渲染，甚至送上“蒋介石的高参、

四人帮的顾问”这样吓人的大帽子，恐怕也言过其实，起码是缺少

宽容精神。冯友兰两次加入国民党（第一次是 年，第二次是

年），都是国共合作时期。三次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讲中国固

有哲学，都是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际。就是这些问题，在思

想改造运动中，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，甚至不惜上纲上线，以有说

无，知情人心中都觉得够彻底的了，但当时的主持人就是不让过

关。金岳霖先生由于素与政治无涉，在运动中过关较快，不久还被

树为积极分子“，组织上”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，以促进冯氏“转

变”。一进门，金岳霖就大声说道“：芝生呀，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

地方，可要彻底交代呀。”说着说着，就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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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位老朋友哭得如此凄惨，在场的人无不转身拭泪。正是在这样的

背景下，自觉的思想改造与扭曲的舆论引导相结合，造就了冯友兰

“相信群众相信党”的心理定势。 年代中期，冯友兰与张岱年同

为北大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，由于“政治觉悟”的提高，冯友

兰主张讲课时对历史上的哲学家及其思想应先批判后讲解，可刚

毅木讷的张岱年脑袋还没“开窍”，固执地认为怎么也得先讲清楚

了再批判，两位教授就为这一今天人们看来近乎可笑的“问题”着

实“争论”了一番。冯友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首当其冲受冲击，每

次他都说“受到了不少的教育”，但总的说他还是被动地被人们牵

着鼻子走。批判别人、批判自己在当时看来绝不是迎合什么人，而

是哲学日新、日日新的体现。所以，很多次他是以其自觉追求真理

的良好初衷，给别人当了谋取政治资本的垫脚石。可悲的是他对给

人当枪使以致引起自我毁灭的危险却并没有一点儿察觉。回想那

天昏地暗的“运动”时期，狂风暴雨以排山倒海之势而来，举神州八

亿之众，能不盲目苟同而孤明独照者，屈指能有几人？风雨过后，认

真反思，解剖自己，敢言诚伪，回归自我，再创奇迹者，在众多过来

人中，屈指能有几人？我宁肯把冯友兰个人的遭遇、他的痛苦和悲

哀，看成是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与悲哀，看成是 世纪中

国文化的悲剧！

我愿以英文本《中国哲学简史》的结语结束我喋喋不休的议

论：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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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押房的书迷

岁的冯友兰随时任湖北崇阳县知县的年， 父亲生活在

衙门里。

衙门中县官办公的地方叫签押房。在冯友兰父亲冯台异的签

押房里有很多书，还有当时新出的一些刊物。崇阳县衙签押房当

时的一大景观，就是床上经常有一个小书迷，他什么都看，尤其

喜欢那些新出的刊物，如《外交报》之类，这是专讲世界知识和

国际新闻的，这些刊物使这个书迷眼界大开，从小就有了一种较

为广阔的文化视野，这书迷就是台异公的二儿子冯友兰。令冯友

兰感到惬意的，不仅是这些书刊使他神游环宇，而且还有父母对

一、衙门里的少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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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沉湎于杂书之中的宽容，也许正是这种随心所欲乱翻书的宽松

气氛，使冯友兰十分留恋这段书迷生涯，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。

当然，除了这种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的浏览之外，还有正式的

功课。这些功课主要是：古文、算术、写字、作文。古文读的是

《桐城吴氏古文读本》，其中所选贾谊的《过秦论》之类的文章，很

合冯友兰的口味，他高声诵读“秦孝公据殽函之固，拥雍州之地

⋯⋯仁义不施，而攻守之势异也⋯⋯”时，常为那磅礴的气势、壮

阔的场面所陶醉。

在衙门里念书，除了曾有一段是教读师爷给冯氏三兄妹正规

上课之外，大部分时间靠的是冯友兰的母亲吴清芝的监督和诱导。

冯友兰在《先妣吴太夫人行状》中说：

及到崇阳，先寓茶厘局内，行装甫卸，（先妣）即教

友兰等读，屋宇逼仄，书 及迁入县属，先声闻于外

，仍由先考为友兰等专延一师。然不数月即他去 妣督读。

年冯友兰曾作过一首诗，其中深深地感叹“，早岁读书赖

慈母”。吴清芝小时候上过几年学，认识一些字，她十分重视对子

女的启蒙教育，教育子女是她一生最大的一门心事，她经常琢磨

并和丈夫讨论如何使子女成人，不仅尽己所能督促冯友兰兄妹苦

读经书、作文练字，而且还想尽一切办法激发他们读书学习的兴

趣。当时，冯氏兄妹中如果谁按规定流利地背完一本书，她就赏

给两个热乎乎的鸡蛋。这种朴素的激励方式，渗透着深深的母爱，

冯友兰兄妹对母亲的良苦用心虽不能说是心领神会，但也确能体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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悟几分，她的期望最终没有被辜负。冯友兰成了著名的哲学家，冯

恭兰（沅君）成了著名的文学家，冯景兰成了著名的地质学家。这

一切都与吴清芝倾注的大量心血是分不开的。从小她就给冯友兰

兄妹营造了一个读书求上进的良好家庭氛围。

扶柩归唐河

冯友兰秉性颖异，从小善于观察，在生活中不仅能读有字之

书，而且还巧读无字之书。尽管父母对他们管束颇严，他几乎从

未出过衙门的大门，但却可以偷偷地翻看签押房的公文，甚至

“旁听”父亲审案子，对世间的人情冷暖、是非短长渐渐也有所了

解。有时还能从父亲的堂谕中窥到官样文章的妙用。

大概是过完光绪三十年 年）端午节不久，有一天崇阳（

城外的金沙镇出了一桩人命案，案情不是十分明了，台异公只好

亲自出马验尸。此镇离县城有几十里，四周群山环绕如堵，沟壑

迂回，道路难行，使台异公感到十分疲倦。加之金沙镇一带树木

繁茂，阴气太盛，他有些伤风，从此一病不起，不几日便去世了。

当时只说是“紧病”，其实是脑溢血。父亲的死，给冯友兰很大的

打击。他不仅失去了父爱，也失去了一个优裕的读书、观察、思

考的环境。他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转引当时一名秀才的挽联，高

度评价了父亲短暂的一生：

是上国栋梁，大任能胜，可惜无端遭摧折；

真下民父母，诚求务中，谁教哭泣失瞻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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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台异，字树侯，号复斋，又号后乐生，生于清同治五年（

年）中举人，曾任唐年），光绪十五年（ 河崇实书院山长。光绪

二十四年 年）赐同进士出身，后任职武昌，兼任粤汉铁路勘（

测队弹压委员。思想上接近洋务派。能诗善文，有《复斋遗集》 卷

岁遗存。在崇阳知县任上刚刚干了一年，卒时年仅 。

父亲对冯友兰的影响虽没有母亲那么直接具体，但也是不容

忽视的。父亲做人的那种规矩、办事的那种忠敬、处世的那种豁

达，都曾在冯友兰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尤其是父亲刻

有“实事求是” 个字的小象牙图章，对他一生为人治学有着重要

影响。

父亲去世以后，冯友兰的三叔爽亭公从河南唐河老家来崇阳

料理丧事，冯知县的幕僚们趁机报亏空、印草契捞了点钱，引起

了冯家叔嫂的反感，也使冯友兰懂得了父辈为人的清廉正直。办

完丧事，冯友兰随叔父和母亲一道扶柩北上，通过水路奔唐河而

去。

清水河畔

冯友兰祖上并不是河南人。冯氏原籍山西省高平县，清初来

河南唐河县祁仪镇经商，以酿酒为业，字号复盛馆，想必在晋地

曾有过辉煌。来祁仪后，“复盛馆”冯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终于

实现了复盛的愿望。

祁仪镇在唐河县东南部，距县城约 华里，毗邻湖北省，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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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枣阳县，东为桐柏县，东南方为随县，因有两省四县之说。境

内多山川，山清水秀，有古塔凌烟、紫玉龙渊、莲花捧佛等景观。

祁仪一带世居者不多，多数人家据考都是从湖广、江南、四

川、山西、陕西等省“内实”而来，南北文化的融会与杂交，使

这个中原小镇文脉颇盛，既有北国之雄豪，亦有江南之灵秀。冯

友兰小时候常听长辈讲李兰馨连中三元的事迹。李中进士后返乡

祭祖、登门谢师，使进学、尊师、重教办私塾成为一时风尚。

祁仪镇因祁河、仪河而得名。其实，这两条河在镇上已汇合

而称为清水河了。冯友兰家就坐落在这清水河畔。院内有一棵银

杏，还有几簇腊梅。银杏展现着孔门遗风，腊梅象征着傲雪的命

运。三进大院里住着二三十口人，三门上所嵌“耕读”二字代表

了冯氏家风。

冯友兰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月十八日（ 月年

日）出生在清水河畔的这个大院，在亲堂兄弟中排行第六，在小

家庭中尚有姐姐温兰和哥哥新兰。

冯家大院当时的家长是冯友兰的祖父，他名玉文，字圣征，虽

一生无功名，但却是一个真正的文人雅士。冯钟粒曾在《读〈三

松堂自序〉家世部分随笔》中写到：

他对老师非常尊敬，重视老师的要求。每天早上总

是起床后穿好长衫，到老师床前施礼，恭请老师起床。有

一次吃绿豆面条，老师说黑豆比绿豆更对身体有益，他

就叫家中以后改用黑豆面作面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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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这种态度对子孙们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他的精神熏

陶下，他的三个儿子好学上进，都有了秀才的功名，孙辈中更是

人才济济。

冯家有善作诗的家风，圣征公的《梅村诗稿》被新野名士赵一

士比作邵雍的《击壤集》。鹤亭公（冯友兰的伯父）则有《知非斋

诗集》。不仅男人们善弄文墨，自有别材，就是女子，也有能作诗

者。冯友兰的姑姑冯士均去世时才 岁，却留下了不少很有韵味

的诗，家人将其编为《梅花窗诗草》，鹤亭公《梅花窗诗草序》云：

余亡妹幼聪敏绝人，识字辄不忘。稍长，与余及仲

弟同受学于杨贤堂先生，读书甚颖悟，作文飘飘有凌云

气。尤长于诗，清辞丽句，得晚唐风味⋯⋯若天假之年，

使不懈而及于古，安知不如断肠漱玉诸作长留天地间耶？

环境的熏染往往胜过刻意的栽培，冯友兰儿时的社会与家庭

环境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初人士林

世纪的钟声在中原大地上敲响的时候，冯友兰 岁。这年，

八国联军进犯北京，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逃，祖国是在屈辱中进

入新世纪的。

年，冯友兰在学屋里拜师，从表叔刘自立读书。 他是先

生加表叔的第八个弟子，家塾中的同窗都是他的堂表兄弟。其中



第 16 页

有一个叫郝春华的表哥，在他家很受宠，恃才傲物，爱耍小聪明。

有一回，哥几个在一起背书，刘先生有事出去了，郝春华坐不住

了，跑过来跟大家起哄，冯友兰不理他，照旧读自己的书，郝春

华一把拧住他的耳朵，将他的头按在书桌上碰了起来，一边碰一

边粗声喊道“：老六对老六，低下头来受！”冯友兰也不求饶。郝

老六刚一松手，他又开始背书了。他从小便养成了宽厚忍让的性

格。

冯友兰一边在家塾里读四书五经，一边接受着这个大家庭多

方面的教育。他的伯父鹤亭公有《训子侄四章》，他当时也能脱口

而出：

读书万卷道无穷，阨要一言执厥中。

莫学浮华新习气，谨遵纯朴旧家风。

但能遏欲斯存理，若不徇私即大公⋯⋯

后来，冯友兰跟随父母到了武昌，台异公受两湖总督张之洞

的差遣，任武昌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。这方言学堂是洋务派

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思想的产物，从校名就可以看出天朝心态

的作怪：汉语文是“官话”，异国语言文字皆为“土语（”方言）。

不过，对冯友兰来说，在武昌方言学堂的这段时光也是十分珍贵

的，在这里他初步感到了新学旧学兼备的好处，虽然在当时他不

可能懂得张之洞《劝学篇》“中学治身心，西学应世事”的道理，

但他已体会到新学更接近生活。冯友兰的父母思想也很开明，凡

是当时新式学校里传授的新知识，他们都想方设法让冯友兰三兄



第 17 页

妹多接触一些，甚至还给他们做了学校里统一的制服，教唱由张

之洞亲自作的《学堂歌》。这《学堂歌》先唱天子图强兴学的良方，

再咏新学各科的要点，有不少天文地理方面的常识，可以激发儿

童们进一步求知的欲望。冯友兰一生视为使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

现代转换，在他学唱《学堂歌》时已经在许多思想家、政治家那

里成了大问题了。正是写了浅显易懂的《学堂歌》的这位张大人，

年写成著名的《劝在 学篇》，为古今中西矛盾的解决提供了

一套方案：

图救时者言新学，虑害道者守旧学，莫衷于一。旧

者因噎而废食；新者多歧而亡羊。旧者不知通，新者不

知本。不知通，则无应敌制变之术；不知本，则有非薄

名教之心。夫如是，则旧者愈病新，新者愈厌旧，交相

为愈，而恢恢倾危，乱名改作之流，遂杂出其说，以荡

众心。学者摇摇，中无所主；邪说暴行横天下。敌既至，

无与战；敌未至，无与安。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，

而在九州之内矣。今欲强中国、存中学，不得不讲

西学。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，端其识趣，则强者为乱

首，弱者为人奴。其祸更烈于不通西 今日学者矣。

学者必先通经，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；考史以

识我中国之学术文章。然后择西学之可补吾阙者用之，西

政之可起吾疾者取之。斯有益而无其害。

光绪皇帝见了这部书，很欣赏，说它“持论平正通达，于学


